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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 月聊 月 □□孔明孔明

春红已谢，夏蝉即退
风里雨里，文苑最美
风声雨声，我们就在这里歌唱着
等风等雨等着你
周秦故地锦瑟娇，水风相和梧叶黄
飒飒金风旗威武，巾帼不惶让儿郎
莫道青春不尚好，且看吾辈拭锋芒
须行即日征战鼓，万里河山纵无疆
扬葩振藻，绣虎雕龙
锦绣文苑，不负少年
遇见你
真好

遇遇 见见
□□张语桐张语桐

八月初十那晚，忽然惦记新月了。餐
后，一直守候在客厅，时不时地抬头西望，
只见西边的天空漂浮了一大块云团，黄白
相间，透着吉祥，也透着亮光。那云好像
从亮处被撕裂、被扯开，又被粉碎了，竟四
散开去，活脱脱烘托出半轮明月，又试图
合围，做出欲抱未抱的样子，半月越发显
得娇媚、皎洁了。嚯，真是个新月！虽然
不比满月丰盈，却比峨眉月耐看了几分，
我就目不转睛，半天回不过神来。

久违了明月，却不知不觉。心上是
有个月的，和儿时一模一样，却不算计日
子，也就忽略了月升月降、月圆月缺。即
使心头闪过念头，也好似浪花飞向波涛，
无影无踪的时候居多。蜗居都市里，挣
不脱林立的高楼，也就摆不脱视野的逼
仄，偶尔见月，反觉新鲜了，说眼前一亮，
绝不是夸张。或者上弦月亏，或者下弦
月残，或者十五月满，都有久别重逢感。
早晚上班，挤公交，坐地铁，两点一线，见
天都难，何况见月呢？

正想月亮，手机响了。是郝振宇先
生。他说他在白鹿原上，正和朋友赏月呢！

“醉了！”他说。我能想象他此时此
刻的心情。白鹿原上，视野开阔，心境也
开阔了。没有人流、车流了，没有路灯、
花灯了，没有噪音、杂音了，没有事务、俗
物了，只有一轮明月——一轮与我心中
一样的梦中明月！

“月亮好像在诉说你我这样敏感多
思的昔日乡村少年的梦呢！”他又说。

我问：“你出城逛去了？”

“是专门看月！”有一位朋友邀他，说
城外月好，他就开车去了！

“一位女同学吗？怎么就去白鹿原
了呢？”我是明知故问。

他就打开窗子说亮话了：“少年时
代，我家住在离村子三四百米的地方，四
周全是田地。我是家里的长房长孙，经
常独坐大门口，等待父母从外边干活归
来。特别是秋夜，明晃晃的月亮从我家住
的樊川对面的杜陵原上冉冉升起，四周弥
漫着淡淡的雾气。这时，奶奶的歌谣就在
耳边想起：‘月亮爷，丈丈高，骑白马，带腰
刀。腰刀长，杀个羊。羊有血，杀个鳖。
鳖有蛋，杀个雁。雁有油，炸个麻花刺漉
漉。’这时候，我一个乡下懵懂无知而敏感
的孩子，对黑黝黝的南山和繁星点点的苍
穹充满了向往和渴求……”

“从你家能看见杜陵原，那一定能看
见白鹿原了！”

“能啊！小时候常去鲸鱼沟，上白鹿
原！”

我家在横岭，亦即白鹿原人眼里的
北岭。我忍不住，脱口而出：“至今犹记
在月亮底下拔豆子，那月亮是黄的，感觉
低很多，地面亮亮的，在清晰与朦胧之
间。真怕那月亮掉下来！”

他说：“我有同感！儿时的月亮就是
那样的，娃们最爱在月亮底下玩耍。可
我家独门独院，四周空旷，没有月亮的夜
晚，漆黑一片，看见一点亮光都心跳得打
颤！有一晚，生产队安排父亲值班，父亲
不在家，我顶班，瘦弱的身躯扛一卷铺
盖，头顶着月亮，一个人走在路上——那
一段路又长，又野，就靠着月光壮胆呢！
一个麦秸堆，那就是值班的地方。把麦

秸堆刨开，把铺盖打开，就是床了。值班
两个人，那个没来，就我一个娃娃，怕怕，
却没办法，就势一躺，看着月亮，迷迷糊
糊进入了梦乡。一个囫囵觉，天亮了。
过后一想，怕呀，那时候有狼呢！”

“在月亮底下，你一定有浪漫故事吧？”
“有哇！”他哈哈大笑，说：“上大学的

时候，有一年寒假回家，家里人说一个女
同学来找我，我转过身就去女同学家
了。女同学家远呀，十几里路吧，白雪皑
皑的，脚下打滑。头顶上也是一轮寒月，
我心里却热乎乎的，不在乎冷，也不在乎
狼。走到女同学家，女同学又去别处
了。连夜赶回去不可能了，我只好硬着
头皮睡在女同学家的炕上，总睡不着，望
着窗外的明月，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自
然是嫦娥，哈哈哈——这样想着，才幸福
地睡着了。”

他反问我：“你就没有浪漫故事吗？”
“有哇！”我也哈哈大笑了。“我不像

兄长，敢去女同学家！我住红武里的时
候，有一晚无聊得六神无主，就去南郊看
望一位女同学——哈哈哈，我们幸运且
幸福，总有女同学啊！过八里村时，只见
苞谷地里升起一轮明月，金黄的，美哇！
就下了自行车，坐下看月亮，看够了，起
身看手表，时针已闪过9点了，就掉转车
头，往回骑行了。那时候，南郊到小寨都
是庄稼地，一路走，一路都有月亮跟着，
美得只嫌长安路不够长啊！”

我们就这样聊着，只围绕着月亮，聊
到了鲁迅笔下的，也聊到了李白诗里的，
还聊到了民间故事里的。他身边有人，
唤他，他说：“咱回头聊！”我望了一眼窗
外，楼头天上，那半轮月不见了踪影。

■笔走龙蛇■

我们单位的伙食办得是很好的，
墙上贴有菜谱，见天都变换着花色品
种。单位有补贴，一顿饭交一元钱，
但我却不在那里用餐，每天中午都是
到母亲那里吃饭。那间九十平方米
的住房与我办公的地方仅隔一条马
路，一抬脚就到了。我之所以这样
做，一是母亲做的都是家常饭，吃着
可口；二是家里安静，不像大食堂里
闹哄哄的；三是每天利用吃饭的时
候，可以和母亲说说话，吃完饭，也可
以躺在母亲身边，香香地睡一会儿。

冬至那天，阳光暖洋洋的。我因
有点事，晚回去了一会。在过马路的
时候，碰上了一位同事。他问我：“吃
了没有？”我说：“这就去老母亲那吃
饺子，老母亲已打过两次电话了。”
他听到了我说老母亲，并且知道我
每天都能吃上老母亲做的饭，饭后
还能躺在老母亲的身边休息，突然
就掉下泪来。

这位同事是个段长，铁路点多线
长，是分段管理的，无论管长管短，管
线路、管机车、管信号、管供电的，都
叫段长。火车轱辘二十四小时转着，
车上拉着上千名旅客，那是不能出事
的。所以，那些段长的压力都是蛮大
的，特别是晚上，最害怕的就是电话
铃响，电话铃一响，往往是一手接听
电话，一手提裤子穿衣服，那是一分
钟都不能耽搁的。下雨下雪的时候
也一样，有的甚至是和衣而睡，如履
薄冰，战战兢兢。一个地方不通，一
条铁路就都瘫痪了，谁能负起那么大
的责任呀。

这位同事一边擦泪一边说，有娘
的时候真幸福。他娘在世的时候，他
也同我一样，每次回家都能吃上娘做
的面条。他的老家在西府，西府的臊
子面有名，他娘在村里做臊子面是拔
头的，谁家过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娘
去。那面条做得薄筋光、煎稀汪、酸辣
香。说来也怪，每次他调的面与娘调
出的面，那味道就差得远了。所以，每
次吃面条的时候，他都是让娘给他调
拌好。娘就说，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还像个娃娃，离了娘就吃不成饭了。

我的同事家住在西安，但却在陕
北的铁路上工作，往往一出去便一月
半月回不来。那边的羊肉多，吃的都
是羊肉面，一碗面半碗肉。那面条似
乎都有膻腥味、油腻味，他吃不习
惯。再说，陕北的风沙大，干沟土岭
的，气候干燥，关中人在那边不适
应。所以，压力一大，又吃不好，加之

晒得黑黢黢的，回到家总是一付疲惫
的样子。看到儿子又黑又瘦，一回来
就躺在床上呼呼噜噜睡了，叫也叫不
醒，娘就心疼。他的妻子也是铁路职
工，三班倒，没黑没白的。儿子在上
中学，娘要见天做三顿饭，又要收拾
屋子，也是很累的。但我的同事一醒
来，却见娘已将他的衣服洗了挂在阳
台上，将他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放在
过道上，面条擀好了摊在案板上，只
要听见他起床了，娘就会打开炉灶烧
水下面了。洗漱完毕，当他站在热气
腾腾的厨房门口，看着娘弓着身子捞
面，并在那儿油盐酱醋调面拌面的时
候，他的眼睛就湿润了，就会走过去，
搂住娘的肩膀，一声一声叫着：我的
娘呀，我的亲娘……

马路边人很少，虽然太阳暖洋洋
的，但毕竟冬天的风像刀子似的刮
着。在一棵枝条光秃的槐树下，我问
这同事：“咱娘最近好吗？”不想这一
问，我同事的泪又溢出了眼眶。他从
裤兜里掏出卫生纸擦着，哽咽着说，
我的娘……

他的娘是在七十岁那年病逝
的。其实在此之前，娘只是身子胖
些、血压高些，他每次回去，都要给娘
买一堆降压药。那药是要见天吃的，
一停下来，血压会更高的。娘也有腿
疼病，那是因长年农村的劳累和风里
雨里在地里干活，膝关节变形了，关
节之间的粘膜没有了，走起路来骨头
磨骨头，那疼真是钻心呀。他也想给
娘做关节置换手术，那手术在技术上
是成熟的，只是要将膝关节打开，在
中间加一层合金软板，许多老年人都
做好了，也能丢开拐杖走路了。娘问
那得花多少钱？他说，进口的要六七
万，国产的便宜些，大概要花两三
万。娘就说，我都是快七十岁的人
了，还能活几天，花钱倒不是个啥事，
你也不缺那几个钱，但娘还是觉得要
把钱留给孙子出国用。再说，娘也怕
受那罪，把骨关节切开加个铁板，想
起来就咯嘣咯嘣难受，娘也不想挨那
一刀了，想着还是身体浑全着好。拗
不过娘的心思，我的同事就给娘买止
疼药，那药也是要见天吃的，一天不
吃娘就疼得走不成路。但那止疼药
吃多了，却伤到了胃，心口像堵了一
块砖头，总是不想吃饭。所以，该一
天吃两次的药，娘就只吃一次，就那
样两头兼顾着。

但万万没有想到，娘是因为心脏
病而去的。此前，娘也说过，有时觉

得心慌，晚上也做梦，像有磨盘压在
胸口，气憋得喘上不来，手脚也麻木
得动不了，夜里就喊呀叫呀，但害怕
影响了媳妇和孙子，声音总是压得低
低的。但梦醒了，过了那一阵子，又
像个好人似的，又系上围裙，持了拖
把，一会收拾这，一会拾掇那，手脚总
是不闲的。有时，一个人在屋里憋
闷，娘还下楼走走，虽然是罗圈着腿，
一摇一摆的，但娘说，人总不能老关
在笼子里，像蹲监狱似的，还是要到
外面活动活动。娘是忍受着疼痛坚
持活动的，上下楼都是双手抱着楼
梯，一脚一脚抬着挪移。

有一次，我的同事回来，看见娘

在楼前的树下乘凉，娘眯缝着眼睛也
看见了他，那喜出望外的眼神如阳光
一样闪亮。娘拄着拐杖，摇晃着要站
起来，他紧赶走过去扶了娘。在上楼
梯时，看见娘双手扒扶着楼梯挪脚的
艰难，他一把将娘的身子扳过来，蹲
下来要背娘上楼。娘拍着他的肩膀
说，儿呀，我还能行，我还能行。但他
坚持蹲在那里不起来。娘拗不过他，
就爬在儿子的背上。那一次，他感到
了娘的心跳，也感到有泪水顺着他的
脖子流。

也是有一个月未回来了，娘看到
了他的憔悴，也看到他有些沮丧的样
子。那天夜里，躺在娘的身边，他欲
言又止，但还是忍不住对娘说：娘呀，
儿不争气，儿受处分了。

那是因为一次下穿铁路的施
工。那地方是一片庄稼地，两边的封
闭网一封堵，农民来回不方便，就用
钳子破网横行铁道了。陕北的煤气
油多，那条铁路忙，列车密度大。再

说，火车见人刹车也得八百米，就发
生了火车撞牛撞人的事。修涵洞要
两边开挖，要把铁路棚架起来，将预
制的水泥箱涵顶进去。可在开挖时，
挖断了电缆线，信号和通信中断了。
那么一条铁路，信号是眼睛，通信是
耳朵，这电缆一挖断，铁路就成了瞎
子聋子，得有多少火车都要停开或晚
点。他是那段铁路的段长，心没有操
到呀……他原以为这样给娘说了，心
里会畅快些。但不想这一说，却给娘
心里添堵了。娘一再说，你管着那么
长的铁路，是不敢有一点闪失的，一
出了闪失，我娃当不当官倒不算啥，
咱是农村出身，官帽有也好，无官也

一身轻，但人命关天，咱出不起事，也
丢不起那个人呀。那一晚，他和娘絮
絮叨叨的，唠磕了一夜。

不曾想，第二天一早，娘就要赶
他走，说公家的事大，我娃管着那么
大的世事，不敢在家呆了，火车在铁
路上跑着，没人管不行呀。我的同事
也是受了处分，心情不好，本来想着
在家多陪陪娘，多陪陪妻子孩子，也
想多休息休息，就说：娘，你放心吧，
世上的人多着哩，离了谁都能行。但
娘就是不肯。等她吃了那碗臊子面，
娘已经将东西收拾好了。娘几乎是
推着他说，我娃赶紧走，赶紧走，不敢
耽误了国家的事。就这样，他被娘推
出了门外。他家住在五楼，当他回头
向窗户上看的时候，那个满头白发的
亲娘也正在看着他。

我们在马路边那棵光秃的槐树
下说得久了，母亲在家也等得久了，
再次给我打电话了。母亲在那头说，
饺子都下好了，放凉了，怎么还不回

来？这时，我的同事似乎才想到我还
没有吃饭哩，就催促我回家，说别让
老人等得太久了。也是多年不见了，
我就邀请说，今天是冬至，到我家吃
点饺子吧，那是母亲亲手包的。他是
来西安开会的，在食堂已吃过饺子
了。但一听到是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并且我的母亲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
人了，他就想去看看母亲，也想尝尝
那久违了的味道。

进得门来，见到了母亲，我的同
事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娘，他一直握着
母亲的手，一声一声地叫着娘，叫着
叫着又流泪了。母亲就问，你娘身体
还好吧？可这一问，他竟抱着母亲哭
了。他拍着母亲的肩膀，泣不成声地
叫着娘，娘，娘……

我的同事是个孝子。他一边吃
着饺子，一边连声说：香、香、
香，这馅就是我娘和的馅，这饺子
就是我娘包的味道。但从那年冬至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再没有吃过娘
包的饺子了。他说，那年冬天，陕北
冻得哈气都结冰，钢轨一冻就缩了脆
了，容易断轨。偏偏那一阵，天下起
了鹅毛大雪。铁路上是半军事化管
理，都是以雨以雪为令的。加之有个
大领导要添乘来陕北检查工作，谁也
不敢在这个时候点眼药呀。可也是在
那年冬天，天一冷，母亲的腿疼自不
必说，胃疼自不必说，血压高也自不
必说，怎么心脏就大面积梗阻了。从
那次给娘说了受处分的事，娘心里就
加负担了。在楼下晒太阳时，也不说
儿子的事了。人家问到儿子时，娘就
像自己做了错事，总是找话头岔开。
加之儿子总回不来，媳妇黑白三班
倒，都顾不上孩子的学习，她一个农
村老太婆又鼓不上劲。那孩子学习赶
不上，也就气馁了，放羊了，一放学
就钻到游戏里……

儿子的工作叫她纠结，孙子的学
习叫她纠结，娘就半夜半夜地睡不好
觉。有一次，她看楼下有卖古董的，
东东西西摆了一河滩，就买了一尊佛
像和一个香炉，也缝了一个布垫，每
天晚上就烧香磕头，屋子里弥漫了烟
雾。媳妇是个爱干净的人，也闻不得
那廉价香烛的气味，就劝婆婆别把家
里弄得乌烟瘴气的。但娘知道，请佛
容易送佛难，扔了怕落不敬，不扔吧
又不知该放到哪里是好，心情就更加
沉重了。加之有一次腿疼得厉害，看
见楼下有个妇女在卖药，其实就是一
把一把的干草。但那妇女能说会道，

说这药草能治腰腿疼，只要熬着洗上
几次，腰腿就不疼了，灵验得很。周
围也围了一圈人，都说这药对症管
用，她们原来腿疼得也走不成路，泡
洗了几天就泡洗好了，而且咚咚咚地
走着让娘看。娘不知道那是药托，娘
又怎能知道，那些看起来光鲜体面的
妇女会是骗子呢？就上前问了价格，
一捆三百元。娘说太贵了，转身要
走。可那妇女又说，贵了才治病哩，
你的腿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多
年了，你花了多少钱呀。娘觉得也是
这么个理，过去钱花了一河滩，也没
止住腿疼。这中草药也不伤胃，人家
都说好，都把疼止住了，把病根除了，
咱就咬牙买吧。就这样，娘将那几捆
药草提回来了。而熬了泡了洗了，那
腿疼病却一点都没有减轻。也是气
不打一处吧，娘撑不住了，病倒了，下
不了床了。

娘这一倒下，孙子的饭没人做
了，孩子在外面买着吃，还要给她买
了端回来。媳妇要请假侍候娘，娘不
允许；媳妇要雇保姆来，娘也不答应；
媳妇要告诉儿子娘病了的事，娘也拉
着媳妇不让打电话。就这样，娘坚持
着要自己撑着起来，总想着自己没大
病，还能行。可在娘挣扎着坐起来，
又挣扎着下床的时候，一头摔倒在地
板上……

我的同事得知娘病重，心急如
火，本想立即请假往回赶。可大雪下
个不停，大领导又要添乘来了，作为一
段之长，要保安全保畅通，怎能在这个
时候掉链子。双膝跪在风雪漫卷的铁
路上，我的同事含泪向天：娘，你坚持
着，坚持住，等儿回来，等儿回来。而
等他风尘仆仆赶到医院时，娘已经躺
在冰冷的太平间了。在那个漆黑的冬
至的夜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根蜡烛，守
候在娘的身边。他握着娘的手，他抚
着娘的脸，他亲吻着娘的额头：我的娘
呀，你怎么走得这么快，你怎么不给儿
留句话。忠孝不能两全呀，儿不孝
呀，儿对不住娘……

哦，这一天，原来是同事母亲的忌
日啊。

吃完饭，又聊了一会天，我的同
事起身要走了。他说，他下午还要赶
回陕北，有重要的会议精神要传达。
临走时，他从兜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
母亲手里，母亲当然是不会要的。但
这位同事却动情地说：十年了，我想
给娘钱，但我没有娘。今天，我又见
到了娘呀，我的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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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李国强 摄摄瞬瞬 间间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先生这句话，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句哲理
名言，但是，让经历过土路、炭渣路、砂石路、柏油
马路、水泥路、城市绿道的我看来，“路”这个字眼，
却是我心中无法抹去的烙印。

90年代的农村，物资短缺是农村人心中永远
的痛。我结婚时，父亲给我买了一辆 26型凤凰自
行车。新自行车买回来后，我自然是欣喜若狂，倍
加爱惜。

当时，我在一家报社上班，早起不等明，就骑
上新自行车去上班，晚上天麻麻黑才回家。从我
家到公路上，要走一条3里多的土路，那是我们村
上人上西安、进韦曲的必经之地，走完这条路，才
能到西（西安）万（万源）公路。晴天倒还罢了，一
到下雨，可把人熬煎扎了。出门时，心疼自行车，
就穿上高腰胶鞋，把自行车扛在肩膀，母亲提着我
的皮鞋，把我送到柏油马路上，我才把自行车放
下，换上皮鞋，母亲又提上我的高腰胶鞋，深一脚
浅一脚，顺着长长的泥路回家，我再骑上自行车去
上班。

有一次加班回家晚了，天下着雨，舍不得骑新
自行车淌泥路回家。索性脱下皮鞋，抹下袜子，挽
起裤腿，把自行车往肩膀一扛，光着脚丫子，硬是淌

着泥路走回了家。母亲见我回来，忙不迭地打来一
盆热水，当我用手扣掉脚上的泥巴，把冰冷的双脚
伸进热水盆时，感觉自己的眼眶已有些湿润……

村里人最怕下雨。一到下雨，布鞋、军用鞋、
网球鞋都穿不成了，一双雨鞋7块多钱，可有些人
家还是买不起。村里人都盼望能修一条好走一点
的路，虽然知道凭借村上的经济条件，这是无法实
现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一直在心头萦绕，成为
一段无法抹去的时代记忆。

后来，村办综合厂和一家钢厂有业务往来，
听村里人说，村长给钢厂厂长好说歹说。一个
礼拜后，钢厂出动两辆卡车，把 20多车炼钢的炉
渣拉到我们村的出村路上，村里人拿炉渣铺路，
人工修成了一条碳渣路，我们的出行条件才得
以改善。

到2000年，我们村整村拆迁，新村全都是水泥
路，出了村，就直接到韦（韦曲）斗（斗门）路上，我
们从此不再受走泥路的艰难。70载沧海桑田，70
载春风劲吹，70载脱胎换骨，70载奋进追梦。我欣
喜地看到，今日的家乡，正在以自信开放、创新包
容的姿态，砥砺奋进，追梦超越，从土路、砂石路、
柏油马路、城市绿道，昂首阔步，意气风发，迈向新
时代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家 乡 的 路家 乡 的 路 □□张永峰张永峰

小舅的“抠门”绝对是遗传的。因为外公给我
们的压岁钱永远是全村第一，倒数！

每年大年初一拜完年、聚完餐，外公从怀里掏
出他的钱包——白色手绢，里三层外三层地一点
点展开，分发。明知多不了，但还是吸引四五个亮
晶晶的眼睛。那年，堂哥趁他打开的刹那，抢走了
几张“块块票”，在叫骂和笑声中，作为领钱的我，3
元压岁钱就这样无辜“飞”走了。

外公是“长流水命”，一辈子精打细算，83岁
去世了，但是我依然记得那时候他舍不得吃舍不
得花，不知是他精神内化为性格，还是因小时候
挨过饿……

小舅，在家里排行老四，是二兄弟中的二弟，
深得外公“真传”。“抠鸡屁股”的年代，老舅每每攒
够一袋子麦子，便走5里路到崇宁镇大集上卖掉 ，
而老舅每月出去打工的 26元工资全部攒下，就
这样，2003年家里盖了两层新楼房。小姑感慨地
说：“二弟那是真能攒钱！”

这也成为小舅继续“抠门”的资本和对孩子教
育的样板：“要不是我一勺一勺地喂猪，省吃俭用，
能盖了新房？还供你们两大学生，我和你妈不善
劲啊！”这话开始觉得励志，后来觉得烦。

他却不知道，表姐和表弟挺讨厌他的“抠

门”。他们从小到大永远穿不上最流行的衣服，过
年的新衣服总是让舅妈买回布给他们做的。困难
时期，他们家里做点“好吃的”，往往上演“猫和老
鼠”的游戏。每次上街，小舅因为几毛钱的菜钱和
小贩吵个半红脸，表弟觉得“好丢脸”，暗暗地想：
以后一定要有钱，不像他一样生活！

2011年前后，是他们日子过得最紧的一段。
表姐和表妹先后考上大学，表弟上初中，对于普通
农民家庭来说，家里有三个学生，负担很重。小舅
和舅妈商量后，小舅照常出去打工，舅妈在村里开
了个商店。而表姐的暑假大多数时间都在打工，
赚自己的生活费 。

2015年，表姐和表妹同年毕业，由于小舅和舅
妈的努力，还清了所有债务。虽然日子一清二白，
但说起表姐去联通上班、表妹去医院工作，小舅和
舅妈脸上满是笑容。

虽然小舅是他们家里的“葛朗台”，但却抠门
不小气。家里亲戚的婚丧嫁娶，表弟结婚买房的
钱都是他一手经办的，在该花的钱上从不含糊。

小舅那一代人，吃过苦也享受过新时代的“幸
福”日子，见证了各自从一穷二白到小康生活的蜕
变，他们常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这是他们最真
实最朴实的表达。

““ 抠 门抠 门 ””的 小 舅的 小 舅 □□段增旗段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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